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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耀

冬日的阳光

我喜欢冬日的阳光，很香

把湿漉漉的三月

晒了一个夏季

驮着秋风冷雨爬上山梁

拉拔起童年回忆

在乡村房前屋后雪橇上

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堆出笑脸

和卖火柴小女孩在屋檐下的痛

都装进铺满冰雪的安徒生童话

把它放进炭火里煨烤成金色红薯

成为雪地里咯吱咯吱

边走边消失的饥饿

后来，每一个冬日

都企盼有一个暖阳

在午后藤椅上把鼾声

翻阅成岁月卷本

删去飘零的枯萎与繁华

一半腐烂，一半成火焰

为秋天做最后一次陈述

把缠绵的落叶燃烧为荒野绿意

把每一缕阳光散落成灵魂的依恋

覆盖着起起落落的人生

落地为雪，温暖如春

□夏润禾

钢铁天路

帕隆藏布江啊

你在世界的屋脊上奔走

怀揣着喜马拉雅山的思念

一会儿湍急跃上翻腾之浪

一会儿平缓变成天空之镜

你牵引着蓝天 云雾和雪峰

带上雪域的期盼奔向雅鲁藏布江

帕隆藏布江啊

这条古老的河流

悠悠江水 亘流千载

每一滴水都挽起激情的臂膀

你牵引着秘境 时光和永恒

一路行吟跋涉

一路九天回荡

你像雪域高原的巨龙

在世界之巅上自由翱翔

在帕隆藏布江畔眺望

我们紧挨另一棵云杉

并肩而坐沉浸于

冰川和江边的宁静

在帕隆藏布江畔眺望

我们的营地

像一颗耀眼的宝石

撒落在易贡山林之中

工区驻地 旌旗猎猎

大国工匠 不负韶华

胸怀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

誓为浇筑这神奇的钢铁天路

夏润禾夏润禾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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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亚莉

又 见 兴 庆 宫
随着孙子开始上幼儿园，全家的重心转

移到了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因此，我住进了
儿子在西安交大幼儿园附近的家里。

第一次去儿子三十层的家时是晚上，拉
开窗帘居高临下眺望外面，只见平时如影随
形包围在自己身旁如森林般高高低低的钢
筋水泥楼房，变成了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方
块、长方块，静静掩映在夜幕中。我好像瞬
间变成了一个军事上的指挥长，面对着星
空下偌大的沙盘，心里惊奇又稀罕。

作为一个西安人，我家辗转东郊北郊，
也就住过二楼三楼的房子，年轻时住的六
楼属于我住过的最高层的房子了。我站在
三十层房子的窗户里欣赏着外面美丽的奇
妙夜色，在儿子的指点下辨别着每条路的
方向和每座楼的位置。儿子鼓励地问我能
不能寻找到一些熟悉的地方和景致。他知
道八十年代初，我在西安理工大学（我上学
时叫陕西机械学院）上学。

在薄薄的朦胧的夜色中，我努力辨认着
四周的一切。西安交大的教工宿舍区一村

二村、第四军医大学、理工大南门等熟悉的
地方映入了我眼帘。突然，如幽暗夜空中
闪闪发光的明珠，有一片湖水进入了我的
视野，我仔细辨认着东西南北的方向，辨认
着这片水面周围的建筑，虽然湖水北面凌
空而起的高楼有些陌生，但湖水南边的西
安交大主校区，湖水东南边的摩天轮、沉香
亭等，忽然觉得很熟悉，是兴庆湖！是在西
安交通大学正北、与我母校西安理工一路
之隔的兴庆宫，一下子勾起了我对过去大
学生活的美好回忆。

我们班上有八名女生，来自全国各地，
住一个宿舍。八人中有说话“的、啦”余音拖
得长长的东北人；有张口闭口“您、您”的北
京人；有说快了就“哩哩啦啦”听不懂，好似
说外语的四川人……虽然八个人生活习惯、
穿衣说话风格各异，有时候还有一些小矛盾
小插曲发生，但却有每年一定要去兴庆宫沉
香亭旁的牡丹园合影的约定。

每年春夏之际，我们宿舍的老大就会选
一个周日，张罗大家去兴庆宫照相。那时，

还没有手机，拥有海鸥相机的人也是凤毛麟
角，我们都是提前约好兴庆宫里照相馆的师
傅，然后八个人穿上当时自认为最漂亮、时
髦的衣裙，一路上说说笑笑走到提前选好的
以沉香亭为背景的西边牡丹园阶梯处。八
人在沉香亭旁排好队站定，等照相的师傅按
个高、衣着微调一下，就开始正式照相，“咔
嚓、咔嚓”两声，就定格了一年大学学习生活
的情景。每个人这时段的精神风貌、心理活
动、经济状况就可以从照片中显现出来，时
隔三十余年再拿出这些照片看看，也能回味
出当时的心情与情景。

那时候，时间充裕。考完试、下过雪，
班里就会组织大家去兴庆湖划船，或者在
兴庆宫南门里的草坪上打雪仗。有外地
外校来的同学，也喜欢带着去兴庆宫散
步、照相。

大学毕业几年后在西安安了家，有了儿
子，儿子大一点时，常带他去看兴庆宫春季
的郁金香展、秋季的菊花展，也在兴庆湖划
过船、爬过假山，在公园东南角儿童乐园玩

过海盗船、疯狂老鼠。每次去，兴庆宫大大
小小都有不同变化，都有美好的回忆留在心
里。只是随着工作忙碌和儿子的成长，最近
二十来年再也没有去过了。

前段时间，看到西安市重新翻新兴庆宫
公园的新闻，市民们对公园里包括大象滑滑
梯的保留等都提出了修建建议，虽然现在西
安的大型城市公园不少，但是历史悠久的兴
庆宫公园却承载了西安几代人的美好记
忆。看来，不止我一人对这个公园有深厚的
感情。听儿子说，新开园的兴庆宫公园确实
留下了市民要求保留的大象滑滑梯，但也有
一些现代元素加了进去。他说，最遗憾的是
停止了兴庆湖的划船项目，感觉有些失意，
美中不足。

我还没有去新的兴庆宫公园转过，这承
载着我和许多西安市民美好记忆的兴庆宫
公园，如何换了新妆？换了什么新妆？百闻
不如一见。我想，找个时间也带孙子去看
看，顺便讲一下年轻时的我们……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在西府老街寻找老宝鸡身影
□张金栋

宝鸡，这座秦
岭脚下、渭水之滨

的小城，和大秦岭相生相依，和渭河
水休戚相关。遥远的炎帝神农氏在
天台山一带用智慧创造了华夏民族
最早的农耕文明。而“明修栈道，暗
度陈仓”让这座小城因陈仓古道得其
名并流传至今。金宋之间的战争又
使得大散关威名远扬。

向北跨过渭河，一路上塬，是数
千年来农耕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几
个县城。扶风、岐山、凤翔、千阳等
县城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
和渭河平原上的虢镇、蔡家坡不同
的是，它们最大程度保留了传统的
东西，和以铁路、电力、机械、集中
劳动的现代工业文明保持了地理

和心理的距离。
随着时代变迁，一座现代城市沿

渭河一路向东发展，但旧城时光带不
走的老关中味道、西府人的记忆底色
却留在了宝鸡市区北塬这一条老街
上。和东边半塬上金台观的玄幻、西
边的大唐秦王陵的神秘相比，西府老
街更有烟火气、更有人情味儿。

老街西口高大的牌楼是西北地
区最大的纯木质牌楼，是老街的象
征，展示了西府民俗之美，让人过目
不忘。南边一排是明清时期的院
落，也是小型的西府博物馆。这里
展示着西府独有的民间艺术：栩栩
如生的花馍，极具特色的马勺脸谱，
还有喜庆的西府年画、剪纸、草编，
就连院落本身也浑然天成。往东去，

依次是各色美食：岐山臊子面、陇县
马蹄酥、麟游血面条、千阳腊驴肉、麻花
油糕……关中方言的叫卖声混合着食
物的袅袅蒸汽在升腾，老街上生动繁
华的街景连同熙熙攘攘的人群，演绎
着一幅关中真实版的“清明上河图”。

老街正中间是西府所有村必备
的戏台。戏台不大，上演着古调独
弹的秦腔剧目。秦腔既是传统文化
的承载和传播者，又是伦理道德的
守护和延续者，在西府宝鸡也拥有
了最多的忠实观众和票友。戏台背
面的一面墙上，是旧时宝鸡城的浮
雕，向世人展示着老宝鸡的面貌。

走着走着，不觉黄昏，此时的
西府老街正演绎着不同的西府故
事，亦是纯粹的老陕记忆。

屐痕处处

安坝的乡愁
□魏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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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袭来，雪落故乡，望着朋友圈
那纷纷飘落的雪花视频，我瞬间就有
了梦回童年之感。记忆中，最壮观醉
人的雪景，当数我童年在陕北子午岭山
麓一代所看到的。每当那“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美景浮于眼前，耳畔总会
响起二妮那散发着黄土地气息天籁一
般的信天游，就犹如配乐般，那浑然天
成的嗓音将我记忆的大门徐徐拉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陕北的雪花，总是喜欢悄无声息
地夜半着陆，清晨拉开窗幔，那银装素
裹的童话世界，最是令人着迷。

匆匆裹上棉衣，系上围巾，我和小
伙伴们便三五成群一脚一个深窝迈进
漫天飞雪中。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般，
我们伸手接着像羽毛一般轻轻飘落的
雪花，它婉转轻灵、曼妙多姿，美得令人
心醉。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堆雪人，
追逐嬉戏。雪粒钻入衣领，雪花粘上

睫毛，小脸冻得通红，呼出的热气氤氲在空气中。头上乱云
低晨霭，脚下急雪舞回风。很快，我们的小花帽和棉袄上就
粘满雪花，就像行走在童话世界的小雪人，煞是呆萌可爱。

人们常说，雪是冬的使者。那像万花筒一样，带给人无
限遐想和乐趣的五彩缤纷的大山，随着冬的来临，已是萧瑟
北风百花亡，枯枝败叶自飘零。但这场下得酣畅淋漓的大
雪，却把冬日萧条的大山装扮得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美得
让人目不暇接。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满了毛茸茸、亮
晶晶的银条，树木也似身穿白纱裙的少女在萧萧寒风中曼
舞吟唱；那一棵棵矗立在风雪中的青松，仿佛一个个身披
战袍的威武将士，在雪花纷飞中守护着苍茫大山。

山下那条依山而傍的大河，是我们这些大山深处孩子
们的“母亲河”。当漫山遍野被大雪覆盖，天地一片苍茫，
大河也像一条银色的缎带围绕在大山脚下。河面上厚实
的冰层，足以让我们在冰上玩“狗拉雪橇”的游戏——两个
人拉着一个下蹲的伙伴，在冰上肆意疯滑，常常跑得人仰
马翻，雪水沾满衣衫，那跌倒发出的震耳尖叫声伴着银铃
般的欢笑声，能把沉睡的大山和河流唤醒，也让那个寒冷
的雪天有了浓浓趣味。

黄土高原的冬天，每当皑皑白雪遮盖了千沟万壑，望
着那洁净清凉的世界，总有一种荡涤人魂魄的震撼感。那
下得肆意而豪放的苍茫大雪，就像秦人喜爱的秦腔一般，
下得酣畅淋漓而又荡气回肠，也总是让我想起诗仙李白那
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是狂醉的天仙揉碎了
满天的白云，才使得天地白茫茫一片……

子午岭的冬日雪景，就是这么气势磅礴而别具一格，
以至三十年后，再次追忆，依然让我深情难掩。又是一个
寒意袭人的冬季傍晚，我隔屏赏雪，思绪纷飞，记忆最深刻
的还是雪落童年的浓浓趣味。

初冬，小姑邀请我们去她的
婆家安坝玩。早听说那是藏在
巴山深处的“桃花源”，这次是沾
了女儿的光，因为小姑想念我的
女儿阳阳。当然，更是亲情使
然，父母早就念叨着要去看望
小姑生病的公公。这趟出行，犹如浓
情小火车，轰隆隆奔着亲情而去，大
家心里涌动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

车在平利县地界穿行，崇山峻岭
之间，到处是屋舍俨然的移民新区，这
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新
气象。平利不愧是拥有“美丽乡村”的
称号，处处给人“地肥水美人和”之
感。卧在深山里的安坝更是寄托乡愁
的理想国——家家户户都有独立的院
落，或白墙黛瓦的平房，或设计精巧的
三层小楼带着一个大大的庭院。

小姑的婆家书香浓郁，小楼前两
蓬凤尾竹在风中摇曳，室内书画随处
可见。在前院，我们见到了庄主——
小姑的公公，我们都叫他康爷爷。虽
清瘦，但满面红光，衣着干净，神清气

爽，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乡贤一类人
物。康爷爷在镇中学执教一辈子，村
里年轻一辈，包括他的两个儿子，都
是他的学生。如今，这些后辈分布在
祖国的大江南北，有的是党政干部，
有的是优秀教师，有的是医疗战线的
拔尖人才，有的是成功企业家。我们
涌上前去，向他问候致敬，老人家笑
得合不拢嘴。

宾主在后院坐下喝茶，这里阳光
聚拢，就像火盆般温暖。一会儿，五
叔带着小女儿也赶来了，又是一番寒
暄热闹。五叔是平利一小的校长，和
康爷爷是同行，自然交谈甚欢。小堂
妹只比我女儿大半岁，但辈分高，女
儿追着小姑姑奔跑，一会儿打秋千、
一会儿窜进茶园，欢笑不止。

喝罢茶，姑父要带两个小
娃娃去邻居家喂大白鹅。两个
娃娃见到大白鹅，高兴得嗷嗷
叫。主人的热情和幸福满满的
笑容，直让我们觉得到了“桃
源”人家。
喂了白鹅，又去池塘里钓鱼。池

塘在村庄后边的山坡上，冬阳灿烂，
田畴平阔，农家院落宽敞整洁。小姑
父为我们介绍每家主人的情况，语气
里充满骄傲和自豪——为他的家乡
骄傲，为他的乡人自豪，为他在宁静
的安坝有一个家园而无限满足。我
们跟着他一路感叹一路盛赞。

晚宴是小姑的堂嫂做的。堂嫂巧
手之下，做出了许多美味佳肴——腊
肉、炖鸡、紫红色的洋火姜、黄亮亮的
金丝菌等等，山珍尽收桌上。馋得
我们不等主人发话就开吃了……

夜色深沉，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
去。感谢安坝，为我们留住了乡愁。
安坝，安宁祥和之坝，能安放乡愁之
坝，令我们无限神往之坝。


